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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　最高梯

淵明和卡明合力準備，終於輪到他們在安大略省最高法院出庭，為期三天。

為了配合淵明，華英趕回葆城幫他看兒女。他沒妻子在旁，她沒丈夫在旁，兩人免不了推心置腹地談往事。她跟他談小時父母寵她，下嫁黃家以後，像是從溫室走入戰地，說到心力交瘁處，他不得不下淚。他談到看她畫荷花及住石橋的那段日子，健三去世以後，像是從溫室走入戰地，一直戰至眼前，說到心力交瘁處，她不得不下淚，說：

「你沒有變，對梅芳仍有情份。」

「您也沒有變，爸爸年青得志時您愛他，在香港放棄立委的金飯碗時，您仍舊愛她。」
「那不一樣，他沒有離家出走，也沒在外面養女人。」
「我也沒有離家出走，也沒在外面養女人。但梅芳跟您不一樣，您把外祖父分給您的產業送給黃家用，她則認為我賺的錢不夠供養父母和妻兒，黃家是靠她的收入來支持的。我當教授每年薪水只加幾百塊，離家時她說三年後她的薪水會超過我，現在我升了級，當了副教授，薪水卻仍不及資深小學教員，她沒說錯。」

「她不應該重利輕情，兒女也不要了。」

「她沒不要兒女，也沒重利輕情。她是富家女，父親是商人，對錢的看法同承受力跟您不一樣。您在抗戰時心甘情願地下田耕種及看管兒女，身苦心不苦。她則覺得嫁給窮教授和照顧兒女，身苦心也苦。她不是能忍的人，逼她，她會鋌而走險，甚麼事都做得出。福特最了解她，怕出事，說如果我想走，他會支持我轉校；如果我不走，他便得支持冼權去多倫多謀事。看本系中國畢業生，只他一人這麼快找到事做，您就明白了。」
「三百六十行以外，又多了一行。他在甚麼地方工作？」

「在旱伯母書院教書。」
「跟別人妻子姘居，也可以為人師表？」
「這裏不是中國，不能用道德屈他。」

第二天在高庭上，梅芳用流利的英語把以往同甘共苦的奮鬥，刻劃成黃家用三從四德來虐待她的悲慘日子。

淵明懷的是另一種心情：他曾出盡全力把梅芳雕塑成人；她考不上大學，他替她補習，幫她重考，並找學系收她。生日那天，她送他一張賀卡，說他是主人，自己是奴隸。太陽般的火熱愛得他既不敢娶她，又不能失去她。到I大以後她想停學，他鼓勵她，幫她拿學位。既然她稱他為主人，自己為奴隸，她所追求的，不是三從四德的愛，是甚麼？現在看來，她要他做奴隸，她做主人。世界上最大的改變莫過於婚前要做奴隸，婚後要做主人；世界上最難的事莫過於愛自己所恨及恨自己所愛。他不能忽然不愛她，只好把她分成兩個，一個是以前的她，愛他的她，一個是現在的她，恨他的她。也許這正是她妹妹在信裏所強調的包袱和痛苦：

「淵明哥哥：

我明白你精神上的包袱及痛苦，但姐夫，你必須要堅強起來，為着三個孩子燃燒那戰鬥精神的火花……。梅儀」

他在法庭上用破英語說：

「梅芳在離開我們家以前是個負責的母親，現在她走上不可逆轉的路，我們不會去干擾她。希望她也不干擾我們……」

兩人在倫敦及多倫多法院做對峙長跑，留下紀錄一厚本，最後史丹尼哲司基法官宣判，判文長達萬字，首先引述原告和被告的說辭，法律及判例，社會局的調查報告，及校長、老師等證人提供的事實和意見，然後說：

「夫妻各執一辭，牽涉兩人信用，但我有機會觀察他們在高庭及互相質問時所講的話，哪些話是自動說的，哪些話被隱蔽了，他們在證人席上的舉止，及他們在整個訴訟過程裏的態度，我毫無疑問的採納黃博士提供的證據。妻子指責丈夫嚴厲、專制、重視貞節等舊式中國的夫權思想，說婚後第一個月她就對婚姻不滿。從三日來我所見黃博士的些微表現，相信他的確有些像紀律家，但我覺得此時此日，愈多紀律愈好，因為孩子們在成長中需要引導，而多少家庭因父親在外，鬆懈了兒女的教養，我認為她的埋怨不足以用來辯護她的行為。固然夫妻雙方都受過高等教育，都擁有許多可給予孩子的，也都適合於做監管人，但依我的判斷，兩人所能提供的並不平衡，除了家庭、學校及社會環境以外，父親更可能給予兒女親切的管教、中國的禮儀及中國的文化……。我以為他是一個有高深教養、能力及奉身的父親，對於小孩子的養育，他的照顧和影響將是最優的。斟酌之下，我必須以孩子的幸福為首要，不干擾目前的安排，將成龍、抱珠及雙龍判歸父親監管。母親每兩週可在週六或週日早上十時至下午六時探訪小孩，待黃夫人再婚或成龍年屆九歲以後，母親每月可在一週前以電報通知，接小孩去她家一天。夏天可以看望兩週，但需在兩個月以前通知。每兩年在耶誕節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及三月假日週一至週五亦可接看，兩者交替執行。關於堂費，雖然律師以諸個案來強調申請監管權的任何一方都不必負責對方的律師費用，但我意已決，判黃夫人付一半黃博士方面的費用。」

十年前淵明和梅芳在教堂裏步入墳墓，十年後的今天他和她在法庭裏從墳墓裏爬出來，碰巧大陸也逐漸從十年浩刧中爬出來。

從此她履行探訪權利和義務，說：

「看孩子像是刷牙、洗臉，不做不行。」

講甚麼不重要，她來看孩子，孩子總是高興的。

她第一次來探望孩子時，雙龍問她：

「你是我們的babysitter①？」

淵明道：「她是你媽媽，會帶你們出去玩。」

她離家時雙龍還不到兩歲。

高庭判決以後，淵明的生活比以前輕鬆了。為了孩子，他懷着新夢，遠的是怎樣撫養他們成人，希望他們能夠拿博士，或至少大學畢業；近的是帶他們遊山玩水，特別是去臺灣。幾年來五月以後帶孩子離校並沒影響學業。幼稚園到四年級的數學以加法為主，幼稚園加不過十，一年級加不過百，二年級加不過千，三年級加不過萬，四年級以後答案可以過萬。乘、除、減也學，但不背九九歌，因此一切都要臨時操作，隨做隨忘。因基礎教育弱，學生能各展所長。老師不重視背誦、難題、考試及分數。不僅不鼓吹道德和愛國愛黨教育，標語及口號也是一片空白。幾乎所有的人都信教，教堂裏的牧師或神父會教兒童怎樣做人，一旦相信上帝及原罪，人狂妄不到哪裏去。音樂、體育及課外活動遠比淵明兒時的強，例如每人都要選一樣樂器練習：鋼琴、提琴、笛子、喇叭……，理論上小學生已可組成交響樂隊；孩子長大以後會自然的跌進陰溝、成為音樂家或各類體育選手，參加奧運也不從小集訓。淵明小時父親不准他運動，現在，他希望把自己失去的給兒女。以前他要準備上高庭，心想而不能做，現在他決定帶兒女去奧運，藉此提高他們對體育的興趣。

時光如駛，轉眼炎夏已至，夏季奧運在滿地可市舉行。他請瑪麗幫他照顧兒女，她是馬來西亞來的華裔學生。五人來到滿地可時，各國遊客已蜂擁而至，旅館早就被訂一空，不少住家把房子空出來租給人。淵明有一位朋友住滿地可，去了歐洲旅行，借房子給他住。

五人一道兒來到奧運村。售票處很多，但買票的人更多。他先看節目表然後搶購門票。兒女年紀小，不在乎看甚麼，能擠在人群中吃東西及看熱鬧便已十分快樂。為了提高效率，他帶抱珠和雙龍，瑪麗帶成龍，分兩組買票。有時兩邊都買不到，大家在一起失望；有時兩邊都買到，便在一起叫：

「有票賣，照原價賣！」

不少人在炒票，因此遊客湧上來買，並稱讚他們誠實。

跳高比賽在會場舉行，表演時細雨自空頂下降，加拿大選手經常在這裏練習，下雨反使他們得了銀牌。有人問，為甚麼這樣一個雄偉的菇型會場竟然沒有頂，原來加拿大行的是聯邦制度，省、市都有自主權。奧運由滿地可市承辦，對法國特別慷慨，不少東西及設計來自法國，但聯邦政府未必領情，工會也不一定合作。好事多磨，菇頂雖然精緻、雄偉，卻未能及時抵達。

賽跑、跳高、跳遠、舉重等比快、比高、比遠、比力的項目很容易定高下；跳水、體操等比技的項目則帶有主觀的成分，為避免裁判偏袒，消去最低及最高的分數。即使這樣也不能保證公平，有時政治介入，有時商業介入，甚至吃禁藥，使體育競賽淪為醫術競賽。選手獲金牌以後可做廣告，因此更拼。

淵明最喜歡體操競賽，羅馬尼亞的C小姐年齡不到十四歲，表演卻最精彩，從高空落地時動也不動，好像不受地心吸引力的影響，得了七個十分，轟動奧運，似乎比一百公尺賽跑及十項全能還引人注目。

十幾天後奧運結束，遊客們雖仍十分興奮，卻有了些懶意，黃昏時一群群的遊客從會場瀉出，一眼望去儼然像在開巨型人種展覽會，沒有淵明跟成龍所說種族、語言及宗教的衝突，遊客們在離別前相互招手祝福，成龍、抱珠和雙龍也跟着父親向遊人說再見，希望他們很快又來加拿大重遊。
轉眼太陽從西邊落下，遊客手上的綠色熒光燈棒因黑暗的來臨越來越明亮，上萬枝的熒光燈在會場外歡送選手及彼此，這樣的景色不身在其中，無能細覺。平日選手們在競技場上爭奪金牌，現在大家在場外友好相處。有人說加拿大身為主辦國，一個金牌也沒拿到，可恥；也有人說加拿大拿了最大的金牌：讓全世界的選手和遊客獲得勝利和歡笑。不論怎麼說，轉眼奧運化成記憶，走入歷史。

第二天早上，淵明帶着瑪麗同孩子重遊，會場內只剩下幾個孤魂，依稀還可以聽到：
「有票賣，照原價賣！」

滿地可市在一個島上，因路多顯不出來。他來這裏不只一次，十分熟悉，沒多久便開上四○一公路。路上辛苦不必細說，五人在勞動節前趕回葆城②。

【評註】
1 臨時媬姆。

2 回首望時空，歷變無數，苦澀難言。
















